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野叟曝言
第四十七回  假談星命裡尋奴　真賣卜詩中遇友

　　素臣扶起，叩問其故。尹雄道：「義兄鐵丐，不知有何要事，入洋緝探，苦留不住，就是劫出愚夫婦來的那一晚，匆匆別去。

前數日有信，為洋盜所困。愚夫婦欲去救援，因寶音寺虎視眈眈，此處基業向係草創，不敢擅離。幸紅須客至此，與他說了，星夜

往救。但他兩個，都是一勇之夫，寡不敵眾，正在憂慮。今蒙文爺下降，倘得垂手，感激無窮！」素臣道：「鐵丐入洋，即某所

使，當親往救之。寶音寺已火，黨類略盡；君略為部署，亦當分身入洋，以為後勁。海洋之上，不比陸地，非某所長也！」尹雄

道：「此山係寶音下院，賊首宋基每月進奉，小可一概除革。法空大怒，遣人來廝殺過兩次，虧著攻守異勢，卻已耗費錢糧，瘡痍

未復。現在衛帥權禹，與法空同在靳門，每日操演軍士，欲來洗蕩，是以不敢擅離。俟經理一番，即當入洋，斷不失約！」因問入

洋之期，素臣道：「赴人之急，豈可遲滯？明早即行可也！」尹雄大喜道：「兩載之思，一日之會，當與文爺痛飲噱談，以慰饑

渴！」飲酒中間，素臣留心察看，見尹雄議論卓犖，血性過人，且出自舊家，韜鈐武藝，俱有實際；雖老成大雅，不及士豪，蹻捷

不及紅須，堅韌不及鐵丐，謹慎不及大郎，筋骨不及豐城江中賣解之人，而心性靈透，亦為過之；視奚薛諸人為較勝，可備干城之

選！遂稱尹雄為尹兄，飛霞為尹嫂；予以暗號，許其薦拔，不復以綠林待之。尹雄夫婦大喜過望，至三更後，方才罷席。　　天明

起來，備席送行，飛霞令侍女阿錦，捧出一套衣服，並課筒柬板，交付素臣道：「洋船上頗行九流術士，文爺數學通神，改裝便可

如意！」素臣道：「最好換了衣服。」尹雄喚過頭目二名，給與白金百兩，鋪蓋一副，令其伏侍前往，向素臣道：「此名伏波，綽

號水梭兒，此名成全，綽號泥裡鰍，閩中海鬼出身，能伏水之底，立水之面，臥水之中，與洋盜熟識，最有忠心，頗諳武藝；故著

他嚮導。」素臣唯唯。又有兩名嘍，牽馬伺候，尹雄令其送上了船即回山繳令。素臣止住道：「不必馬匹，步行最好。」當下素臣

別了尹雄夫婦，拔步便行，在身邊取出易容丸，把面變作紫色。兩個頭目著驚道：「怎文爺一會就變了臉，小的們都不認得了！」

素臣笑道：「怕路上有人識認，故用易容丸，以變其色；你們仔細看去，可有甚破綻？」頭目道：「一毫也沒破綻，竟是天生就的

皮色，真也奇怪。」

　　三個人趕緊而行，不幾日，到了海邊，僱一隻小漁船，望南而來。一路上，問起商船賈舟，俱沒確信；直找到天津，見港口歇

有數百號洋船。素臣暗忖：此處定有消息！因上了岸，逐船看去，見有十幾號船，掛著景府旗號；因在袖中探出課筒，搖上一隻大

漁船來。船頭上水手喝道：「這是空船，又沒客人，瞎撞些什麼？快下去罷！」素臣聽說，便即退步。後艙卻有人喊道：「叫那先

生轉來，老奶奶要起課哩。」水手道：「也是你的造化，後面去發個利市罷！」素臣在船沿上走去，只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兒，把

手招著素臣，走進艄艙。艙內擺設一新，廚櫃箱籠，銅錫器皿，甚是齊備。正面掛一幅關帝神像，貼著大紅對紙，是：「日進千鄉

寶，時招萬里財。」艙門上橫掛一匾，上寫：「海鼇」二字。半邊題著賀款，是慶賀表德的匾額。門簾之內，走出一個半老婆子

來，說道：「先生請坐，咱要起一課兒。」素臣答應坐下。裡面一個半村不俏的女人，插著滿頭珠翠，身穿桃紅綢襖，腰繫水綠褲

兒，涂著一面鉛粉，一隻手指上，勒上十幾個金銀戒指，遞出三枝線香。那婆子接來，插在關帝面前香爐之內，說道：「咱一個小

兒子，做親才兩個月，同幾個伙伴往洋裡去，至今沒有回來。要請先生起一課兒，可太平？幾時得回？沒甚大事嗎？」素臣道：

「如今這樣世界，怕甚不太平？那婆子笑將起來道：「先生，你自沒到過洋裡，不知利害。從前咱們的船，原不管甚麼太平不太

平。如今世界反了，做莊家的倒欺負糧長來了！」說完這話，便朝著窗外，打了兩個問訊，口裡喃喃的禱祝過了。

　　素臣便搖起課筒，念了幾句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四大聖人的套子，問了婆子姓周，又念今有周姓信女，及內象三爻，外象

三爻的話頭。須臾，完成一卦，討過筆硯，點出卦來，說道：「此課乃天山遁，金爻獨發，克制子孫，母為子占，大是不利！酉月

酉日，金氣正旺，木氣正衰；只不要撞著姓金、姓鐵、姓劉、姓鍾的還好，若遇著這幾姓的人，便十分兇險了！」說罷，連連的搖

著頭道：「大凶，大凶！」那婆子聽說，滿眼流淚道：「如今合咱們做對，正是姓鐵、姓劉的，不要真個弄出事來喲！」素臣道：

「你老人家且慢著慌，這課裡還有化解；只把姓鐵姓劉的出身，如何與你家做對，前情後節，說得明白，我替你合上這課，按了方

向，定了飛伏，就斷出有化解沒化解來了。」

　　那婆子頓住了口。裡面的女人，噙著一把眼淚，走將出來，說道：「那姓鐵的，是個花子，不知是那裡人，到洋來要飯的；他

假做要飯，實是要來害著咱們。咱們覺著，和他廝打起來，被他打敗了。虧著咱這裡人多，他打咱們不過，又被這一個姓劉的，裡

應外合，打奪了去，把咱們的人，打壞了許多。咱們不憤，又起了些人去，又被他打敗了；那姓鐵姓劉的，便跑到一個島裡去了。

咱們丈夫也是幫打去的，不見他回來，才請先生起課。先生細細推算著，看是凶是吉？有化解沒有？」素臣道：「既已打敗過幾

回，見過大凶，就不妨事了！這課裡又有卯時一衝，逢凶化吉，二位但請放心。」女人道：「先生不要撒謊，哄咱們婦道家才是。

」素臣道：「我是有名的吳鐵口，斷一句，是一句，再不肯改口的！先不知從前敗過幾回，故說是大凶；已經見過，就有化解了。

」把手指輪著說道：「只看出月初頭，包你活跳的人回來，我好平白的咒人嗎？」那婆子和女人方才收淚，說道：「謝天地，只願

依先生金口就是了！」那女人便道：「奶奶，還請這先生算一算他的命。」那婆子道：「你說得是，把命合一合看。」因說出一個

年月日時來。素臣按著江湖說數道：「此命：為人性剛，喜則眉花眼笑，怒則將臂揎拳；膽大心雄，頭高氣硬。今年交運脫運，移

花接木，該有血光之災，戰殺之禍；虧得紅鸞天喜星照命，諸事逢凶化吉，打身不動。過了今年，一派順利，財旺生官，還有小小

前程，只可惜是武職，也有封妻蔭子的福分。妻宮坐著恩星，主有賢能妻子，幫家做活，貼心替力，夫妻和合，同諧到老。壽有古

稀之卜，兩男一女送終。」素臣說完，婆媳二人俱稱贊：「推算得准！」笑逐顏開。又把自己兩命，請素臣推算。

　　素臣按著江湖之訣，已往的一味扦江，未來的一味海奉；加以八面風，六角鑽，兩頭巒，圓圖子，定時辰，問刑克許多的條

例；婆媳二人已自著了迷的，把三歲行運，剋父剋母，好的歹的，一句句都是自己說將出來；素臣綽了口風，添說幾句，便相顧錯

愕，驚以為奇。至聽說後來的許多好處，便像真的一般，皮膚騷癢，登時骨頭輕了一半！連叫：「先生真是神仙，怎算得恁般靈

驗！」歡天喜地的，收拾酒飯出來。那女人自與婆子議論道：「奶奶，這先生年紀不多，本事卻高，把咱們的肚腸都穿了過去，說

的他那樣氣概，不是活現的嗎？不知道的，見咱們行著船，就奉承，也說是發財生意順利的話罷了；怎知他有官做，又是武職？可

不是神仙嗎？」那婆婆便道：「他說咱為人慈善，恤孤愛寡，敬老憐貧，日裡一個人，夜裡一個鬼，有鑽骨星在命，鑽頭頭痛，鑽

腰腰痛，那一句話不是著的？」女人道：「他說咱們有口無心，欺硬怕軟，知高識低，有分豁，沒偏閃，一片熱心腸，高人相敬，

小人不足，須不是咱告訴他的，怎這們說得著？就是那姓鐵、姓劉，他又怎預先知道？真有個半仙之分哩！」

　　素臣用完了飯，婆子便道：「還有一命，要請先生算哩。」因說出年月日來。素臣暗吃一驚：怎這年庚，竟是奚囊的八字？問

明又是男命。因扦他一句道：「你說得明，我指引得明；這命若是北方人，命便弱了；若是南方人，便不嫌弱；就看五星宮度，南

北亦是不同，須要說明，才好推算。那婆子道：「這命實是南方人，北方人帶來，被我們總管船的顧老爺收留，認做兒子。」指著

先前招手的一個小女兒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孫女，要許配他；不知他命生的好不好？故此要請先生推算。」那女人把手拉那女兒一

把，說道：「喜呀！替你女婿算命哩！」那女兒瞅了一眼，跑進艙門去了。素臣道：「是南方人便好，只可惜少年運氣不濟，要見

水厄，流落他鄉，做個人下之人。一交十八歲，時運亨通，貴人提拔，平地登雲，這卻是個文職官兒，封妻蔭子，富貴榮華，有四

十年大運，壽元八十以外。如今這位現在何處？可請來一會，後日好問他索謝，得一主大大的財香。」那婆子滿心快活，喜得兩隻

眼沒了縫兒，說道：「先生真是仙人哩！這命去歲就見過水災，前月中又到這海邊來投水，夜裡驚醒了船上的外水，撈救起來。顧

老爺見他相貌清秀，滿腹文章，過繼他做了兒子；如今帶往邯鄲去，見他丈母娘去了。」素臣道：「約莫幾時回來？得見他一見才

好！」那女人道：「還早哩，他顧奶奶好幾年不回家了，這一去，緊著也是十月裡的事。」素臣問其住處，婆媳二人俱不知道。



　　婆子又把小女兒的命來算，素臣謅了幾句幫夫益子，與那男命正是一對兒，夫榮妻貴，一竹竿到底的話，忙忙的收拾課筒起

身。那婆子拿出一百文老錢，千辭萬謝，送與素臣，素臣不受，婆媳二人抵死推送，連那小女兒都跑出來，幫著亂塞亂搡，素臣只

得收了。跑上岸去，正值兩三個小花子走過，便假做心慌趕路，灑出袖裡那錢，頭也不回，一直去了。小花子爭先搶奪，幾乎相

打。素臣到船，吩咐頭目回去上復主人，說：「鐵丐已被姓劉之人救出，大約即是紅須客所為，如今投向島中去了；可以放心。我

因舊僕奚囊現在邯鄲，前去尋訪。後會有期，面見時謝他罷。」頭目奉上盤費，素臣不受，單提著行囊上岸。

　　一路餐風宿水，到了邯鄲，尋下呂翁祠作寓，貼起吳鐵口的招牌，每日辰巳兩時，賣卜算命，一過巳時，吃飽了飯，即出門尋

訪奚囊。有半月餘光景，把一個邯單縣城市村鄉都訪遍了，並沒一些蹤影。忽地生起病來，頭疼發熱，昏沉不醒。祠中道士請個醫

生，吃了兩貼藥兒，越加沉重。道士恐有差池，把素臣搬到一個走廊下來，風雨不蔽，煞甚可憐！卻虧著不吃藥的好處，拖了兩

候，漸漸輕可。偏又遇著驟寒，風雪交加，把素臣凍僵了，竟如死人一般！幸而旋落旋止，次日即晴。

　　祠中護法閔時行，曾任禮部精膳司員外，致仕在家，常至祠中，與住持譚玄。這日，備著一個暖鍋，四碟大菜，來祠賞雪，同

一江南先生，在亭內飲了一會，起身閒走。那先生因要解手，一徑的抄過走廊，忽見素臣蒙頭僵臥之狀，吃了一驚，知是賣卜吳鐵

口，病後著寒，已十餘日不進湯水；不覺怫然道：「異鄉孤客，患難之中，死生之際，而漠然無所動於其中，真可謂心如槁木死灰

者矣！」身上脫下一件棉海青，裹了素臣，令人連被褥扛進客房，囑咐道士，頻以薑湯、熱酒、稀粥調之。當問閔老借銀五錢，送

與道士，叮囑而別。素臣客感已清，得暖便愈，加以稀粥補養，道士不比從前水火，十分便益；數日之間，即已痊癒。忽見床上這

件海青，不知何來？叩問道人，方知其故。暗忖：這先生一片惻隱之心，可敬可感！要住持領去一謝，住持道：「昨日閔老爺差人

來，說要借這祠裡做詩社；我要在家料理，不得工夫。詩社裡有這先生，明日來時，面謝他罷。」素臣這夜因要見那先生，睡不落

覺，豈知將及天明，反睡著了；直到紅日三竿方醒，忙討些水來淨面，穿好衣服，整冠出來。詩社中人，已自來齊，在亭子上分韻

做詩了。

　　素臣暗想：他們正在構思，不便去打攪；待做完了去謝不遲。因遠遠的挨近亭子邊，在人背後偷看，那一個是先生？何等相

貌？一眼看去，便見側邊一個少年，活脫是好友金成之，注目更視，絲毫不錯，便要進去相認。卻轉一念：恐惹惱眾人，自己穿著

相士行頭，也怕成之削色；又且有事在身，不敢造次，遂躡足而回。坐了一會，耐不住，又出房打聽，如熱石上螞蟻，沒個定性。

恰值道人送出飯來，是一大碗米飯，一碗豆腐，卻比往常不同，有些油水，又加上一小碟的白片豬肉。便問那道人：「亭子裡做詩

的，是些什麼人？可有外鄉人在內？」道人道：「都是本縣出名才子，也有舉人，也有秀才，天下聞名的；只有一個南方人，不濟

事，老早做起到如今，還沒一個字哩！」素臣不信，急急的吃完了飯，走到外邊，只見拿酒的拿酒，添菜的添菜，都望客坐內去。

素臣殿上等了片時，見盤碗收拾下來，想是要散；向伏侍的人說道：「前日小可病中，承府上先生救濟，要面謝一謝，望大叔們回

一聲。」那家人答道：「改日罷，師爺心裡正不耐煩哩！」素臣急問：「因甚事不耐煩？」家人笑道：「敢是不耐煩做詩哩！各位

爺們七八要完了，師爺還沒半個字哩！」

　　素臣暗忖：成之詩才，敏捷非常，怎說沒半個字？詩題怎樣煩難，限做若干首數，這許多人還沒一人脫稿！心裡疑惑，因復至

亭邊偷看。見四張桌上，每桌二人；上面一張，一個四十多歲，三綹長鬚，面貌甚是豐偉，方巾闊服，有似縉紳先生模樣；同席

的，葛巾野服，山人打扮，也有四十上下；其餘都是少年，個個鮮巾華服。惟有成之布素，是個寒士氣象。另席坐著一個老者，有

五十以外年紀，戴著一頂忠靖巾，雖是便服，卻顯出歸田氣概。背後幾個大管家，垂手並足而立。五張桌子，惟老者不設筆硯；其

餘皆設文房四寶，都在那裡濡筆構思；惟成之端然靜坐，不動聲色。看那亭柱之上，貼著詩題，是《詠梅》，人限五韻，各賦七律

一首。暗想：詩題雖難，但止一首律詩，何以尚無脫稿之人？真個要嘔出心血來麼？正在躊躇，只見首席一位，詩已寫完，看了兩

遍，喜動顏色，開口問道：「諸兄已完否？」眾人俱答：「尚未。」那人便道：「何妨，詩要苦吟，原不以速為貴；弟轉受這敏捷

的病，未免失之於豪！」因走來逐位看去，見有將完的，有完一半多的，有完了草稿正在謄真的；獨有成之，卻仍是一張白紙。便

忍不住笑將起來道：「金兄竟不落一字，這是以弟輩為不足與言詩了！不瞞金兄說，這做詩一事，原不是好事；弟於此道吃了二十

年的苦，才得這水到渠成地位。金兄若自覺費力，竟不要學他，難道不會做詩，就不算人嗎？」成之唯唯。素臣聽了，又覺好氣，

又覺好笑。少刻，交卷者紛紛，先完者圍著同看，逐首念出，那首席的一首是：

　　枝枝梅影望中斜，白玉鋪成片片花。貧女擁衾欣落絮，徵人疑雪詠皇華。能成賦者無多子，善作詩兮只一家。月下朦朧驚我

眼，如何空剩老丫叉？

　　眾人俱贊好詩。那坐第二席的道：「列位知此詩之妙，而不知其妙處全在結末二句，直到化工地位！李老先生說，善作詩兮只

一家，真屬夫子自道；待野拙細細解出，方見廬山真面目也！首二句點題，猶人所能。頸聯用古入化，已是妙境，謝道蘊詠雪，有

『柳絮因風』之句，妙在貧女意中想出，入情入理；而柳絮棉絮，是一是二，渾然無跡，可謂巧奪天工。華字一韻，人只知以年華

容華押之，便熟極了；李老先生卻另出手眼，把《小雅．皇華》之詩，來作注解，使梅花色相，奕奕添毫，這兩句詩，已把全唐詩

人都壓倒了！不料末二句，更是出神入化，此所以名動公卿，而為當今一代之詩伯也！月色朦朧，與梅花融成一片，豈不單剩了枝

梗？『老丫叉』三字，下得倔強，唐朝惟杜少陵有此老筆，李太白便不敢下此三字！諸君以為何如？」眾人都相顧錯愕道：「原來

這詩有無窮之妙，若非元繼老解釋出來，我等還領略不到！非此詩不知梅花之妙，非此解不知此詩之妙，李老先生真足壓倒元、白

矣！」那老者道：「李先生之詩，弟本不解；今聽繼禎之言，才知妙處！繼禎，真李先生之知己也！快拿酒來，各敬三杯，方不辜

負這等妙詩，這般妙解！」那姓李的一手拿著酒杯，一手捋著鬍鬚，笑道：「元繼老以少陵見比，少陵則吾豈敢；然每有得意之

句，亦自謂不弱於唐人！只是茫茫天下，誰是知音，如繼老者，有幾人哉？」兩人乾了酒，俱喟然而歎。

　　素臣好不耐煩，偷看成之，正在囅然微笑。三杯酒畢，姓李的便道：「拙作不過塞責而已；繼老所吟，方足壓卷！」因揭一首

朗誦道：

　　蕭蕭瑟瑟擁柴關，門對江南第一山。紫竹林中神獨異，白雲堆裡趣何閒？暗香動處情無限，疏影橫時興不慳。片片花飛階石

上，林逋月下悄然還。

　　李姓念完，拍案道：「絕妙好辭，格律緊嚴，應在吾詩之上！第一句，先為梅花尋一園圃，如貯阿嬌者，必先購一金屋，把梅

花之孤標冷格，早已和盤托出。第二句，即逗梅花出身之處，江南之元墓山，梅花數十里，此暗用其事。然後把梅之色聲香味，細

細摹寫，梅之色白，較紫竹為異，視白雲更閒；梅之香曰暗香；梅之影曰疏影；四句寫梅花，十分湛足。末二句收到落梅，層次井

井，包羅萬象，無一毫遺漏，所以為難。尤妙是用古而不泥於古，比古人更出一頭地；如『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，』

古人止寫景如繪；今繼老每句只易數字，而景中有情，疏影暗香，平添無限春情，無窮幽興，幾於點鐵成金，真少陵所云：『老去

漸於詩律細』也！繼老以為何如？諸君以為何如？」眾人低首下心，贊歎不已。繼禎道：「野拙之詩，尋行數墨，怎及李老先生絕

跡飛行？」老者道：「二位一李一杜，各極其妙，也敬三杯。」繼禎飲畢，把眾人之詩，挨次念道：

　　一丈深河一尺波，河邊波裡影婆娑。玉容最似宮中趙，花貌渾如陌上羅。君家九樹猶嫌少，我屋三株已覺多。前歲春寒盆裡

看，清明二月霎時過。

　　李姓道：「思屈而曲，氣暢而流，宮中趙，陌上羅，對句工而押韻穩，非三折臂，九折肱者，不能也！」繼禎又念道：

　　仰頭天色已黃昏，走過三條糞土垣。鑽進一棵楊樹裡，推開兩扇竹笆門。美人月下生來俏，高士山中定不村。片片花枝猶自

可，團團結出老梅根。

　　繼禎念完，說道：「虞先生撇去梅枝，而獨賞梅根，是避熟就生之法，使向來蹊徑為之一空，真時髦也！所嫌糞土糞字，略欠

雅些！」眾中一個少年，怫然不悅道：「晚弟詩雖不通，然糞土糞字，卻非杜撰；《論語》有：『糞土之牆』，《孟子》有『百畝



之糞』，若說晚弟之詩不雅，則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皆不雅矣！」李姓道：「繼老之言，原是精益求精之意；他山之石，可以攻

玉，虞兄何必如此硜硜？」因在繼禎手中接過詩箋，念道：

　　南山宮闕對蓬萊，一樹梅花片片開。粉蝶紛紛尋影至，黃蜂陣陣嗅香來。兩條裙褲昨宵剪，幾件衣裳今夜裁。為到他家看梅

去，嬌妻稚子醉金杯。

　　李姓念到後四句，幾乎要笑將出來！繼禎被姓虞的搶白了幾句，氣憤憤的更不言語。一個麻臉少年，便脹紅了頸根道：「李老

先生、元繼老之詩，真是李杜復生；我等之詩，乃糞之渣而屁之殼也！但拙作裙褲、衣裳，與虞兄之土牆、楊樹、竹笆，俱是實

事。」把手指著一位少年道：「前歲吾兄約弟看梅，又承尊嫂盛情，邀拙荊過去；隔晚卻實實叫了幾個裁縫，趕做幾件衣服，來赴

席的。虛事易裝，實事難砌。此銜冤之士所謂扼腕而長歎者也！」李姓道：「原來如此實事，兄若不說，弟何由而知？好詩，好

詩！」復念道：

　　莫道吾詩獨自愚，周郎當日既生瑜。比他傾國嫌予瘦，並彼村姑笑爾臞。五韻親拈真可惡，逐行寫去日才晡。梅花好看詩難

做，做出天然那個俱？

　　李姓念完，說道：「周兄所拈之韻，實是險仄。梅花好看詩難做，真千古定評也！」因把末首朗誦出來，其詩曰：

　　少小之時喜《七陽》，《七陽》到手蟹爬床。未分題目肉癢癢，拿起花箋心皇皇。俗人只愛小桃臉，高士共欣老梅床。我意不

如人者意，絲棉朵朵萬條桑。

　　李姓念到次句，便熬笑不住，勉強讀完，不禁大笑道：「的真好詩，令人欣喜欲狂矣！」眾人聽了，也都笑將起來。一個鷹鼻

蟹眼的少年憤然作色道：「諸兄可謂勢利之極矣！李老先生一笑，諸兄皆笑，是以李老先生之笑為笑也！小弟之詩，實在不通；小

弟之詩之意，卻高出諸兄數等！虞兄不愛花而愛根，還脫不了梅字；小弟則一脫而空之，不愛梅而愛桑。農桑係生人之命，方有關

於國計民生。小弟為此兩句，真個如蟹之爬床一般，搜索枯腸，吃盡老苦；若單就梅花敷衍兩句，人云亦云，不必自出心裁，不必

有關君國，則小弟雖不才，但使搖頭擺膝，即可成篇，何用如蟹之爬床也哉？」眾人都稱：「得罪！」李姓道：「吾兄用意甚深，

走馬看花，未能領略，望勿介意！只是金兄竟不成一字，卻是為何？」成之言無數句，令眾人無不吃驚！正是：

　　日月有光消爝火，風雷作響靜群聲。

　　總評：

　　此素臣易容之始。以第一等人物而為此下等人所為之事，幾於如鬼如蜮；文雖佳而悖於理，寧非智者千慮之一失？讀至五十三

回及一百四十四回而後，爽然若失。奇書之難讀如是如是！

　　此書講道學，籌經濟，談地測天，較武論文，無不原原本本，窮極要妙，此其本領之大也。而一切九流雜說，亦必該貫迥異，

可朋受而不可小知之。君子尤人所難；前此拆字相面，已見一斑；今更遊戲而談星賣卜，扞江海，奉真如，慣走江湖者。然婆媳二

人已自著迷數語，將普天下癡人肚腸，閣落中曲折一筆，寫盡世之老於星卜者。讀之猛吃一驚，忽發大笑也。

　　此來本為鐵丐，而忽接入奚囊。此文心之變也；不著形跡，而於八字上看出有鏡水月花之妙，此又變中之變。

　　因京城內拆字者掛招為江右吳鐵口，已後即處處吳鐵口，若印板然，豈不能稍變邪？作者意調此一輩人大概如出－口，故不妨

刊成印板名字，不必更為立名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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